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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与发展，使手机得到广泛

使用。截至2016年9月，我国移动电话使用人数达

到13.16亿户［1］。手机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的

同时，围绕手机的使用也产生了新的社会现象：手机

依赖。手机依赖又称手机成瘾，指由于某种动机过

度滥用手机，近而导致手机用户心理和社会功能受

损的痴迷状态［2］。手机依赖现象影响人们学习和工

作效率［3］，以及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4-5］。研究发现，

手机依赖者在抑制控制［6］、注意偏向［7］等认知方面

均存在障碍，但对不同手机依赖者的注意网络功能

研究国内外尚未见报道。Posner等［8］将注意网络分

为警觉、定向和执行控制3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

特定的神经解剖和神经生化机制。Fan等［9］设计的

注意网络测试 (Attention Networks Test，ANT)能够有

效检测注意的警觉、定向和执行控制功能，并已用于

多种疾病的研究，包括精神分裂症［10］、焦虑症［11］、

抑郁症［12］等。本研究拟通过ANT对高、低手机依赖

者的注意网络功能进行评估，以探讨不同手机依赖

程度者注意功能的特征及可能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5年8~11月使用手机成瘾指数

量表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MPAI)［13］进行调

查，招募志愿者。依据量表筛选标准 (17个条目中有

8个及以上条目做出肯定回答即为手机依赖者［13］)，
8个及以上条目做出肯定回答的志愿者，纳入高手

机依赖组(27人)，8个以下条目做出肯定回答的志愿者

纳入低手机依赖组(27人)。高、低手机依赖组的MPAI
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0.8±3.5)分比(32.2±3.7)分；

t=19.15，P＜ 0.001］。所有志愿者身心健康，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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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手机依赖程度者注意网络功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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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手机依赖程度的人群注意功能特征及可能机制。方法 使用手机成瘾指

数量表（MPAI）筛选志愿者，分为高、低手机依赖组各27人，采用注意网络测试比较两组研究对象注意网

络功能的差异。结果 高手机依赖组执行控制网络时间（102.96±19.15）ms较低手机依赖组（89.85±21.57）ms
明显延长（t=2.363，P=0.022），且MPAI评分与执行功能网络效率呈正相关（r=0.463，P＜0.01）。两组在警觉、

定向网络效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高手机依赖者较低手机依赖者执行控制能力差，且下降程度

与手机依赖程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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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tention network in people with different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TANG Di， 
ZHANG De-an. PLA Rehabilitation Medical Center of Neurological Disease， Fujiazhuang Hospital， Dalian 
Sanatorium， Shenyang Joint Logistic Support Center， Dalian 11601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ossible mechanism of the attention network 
function in people with different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MPAI）， the volunteer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of high and low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with 27 
participants in each group. Attention network test was applied to compare the attention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ime of executive control network in the group of high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was （102.96±19.15） m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low one （89.85±21.57） ms （t=2.363， 
P=0.022）. The MPAI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xecutive function network efficiency （r=0.463， 
P ＜ 0.0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lerting and orienting network 
efficiency.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of low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the executive control in 
the group of high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is poor， and the degree of decline is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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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躯体或精神疾病，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

手。高手机成瘾组男12名，女15名，平均年龄 (33.11± 
5.22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14.37±2.976)年；低手机成

瘾组男 12名，女 15名，平均年龄 (31.81±4.270)岁，

平均受教育年限 (13.59±3.104)年；两组在性别、年

龄、受教育年限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0.268，t=0.098，t=0.094；P＞0.05)。研究前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MPAI［13］ 该量表包括失控性、戒断性、逃

避性和低效性4个因子，共有17个项目。量表采用 
5点计分 (1=从不、2=偶尔、3=有时、4=经常、5=总
是 )，得分越高提示手机依赖倾向越明显。受试者在

17个条目中，对8个及以上条目做出肯定回答，即被

界定为高手机依赖者。原版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0.90，中文版量表系数为0.89［14］。

1.2.2 ANT［9］ 该测试实验范式如下，每一次试

验程序包括 5 个事件：(1)屏幕中心呈现注视点

“+”(400~600 ms)；(2)呈现暗示“*”(100 ms)；(3)呈现

中心的注视点“+”(400 ms)；(4)呈现靶刺激“箭头”(受
试者须迅速判断靶刺激“箭头”的指向，并按键确

定。受试者按键后，靶刺激立即消失，但这段的时间

不超过1 700 ms)；(5)屏幕中心呈现注视点“+”。每

一个试验程序总时间约4 000 ms，共312次试验，包

括 24次练习和 288次正式试验 (分为 3个阶段 )，约 
30 min，中间可休息。实验条件包括：(1)按照提示情

况，分为有提示和无提示；(2)按照提示位置与靶刺

激呈现位置是否一致，分为有效位置提示和无效位

置提示；(3)按照靶刺激中间箭头方向与周围箭头的

方向是否一致，分为一致靶刺激和不一致靶刺激。

受试者在电脑上完成ANT测试，并在实验前被

告知实验目的、要求及注意事项。受试者全程盯着

屏幕中心的注视点“+”，双手拇指置于鼠标左右键

上，尽可能迅速判断靶刺激“箭头”的指向。电脑自

动记录受试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RT)。
如靶刺激反应的总错误率 (判断错误、遗漏判

断或反应时过长和过短 )过多 (大于 20%)，则不计

入数据分析［15］。删除每次错误反应及RT＞1 500 ms
或＜100 ms的数据［15］。根据Fan等［16］设计的ANT
原理：(1)警觉网络效率=无提示条件的RT-双重

提示条件的RT(排除方向不一致靶刺激数据，只计

算单个靶和方向一致靶刺激的数据 )。有提示条件

时，注意力集中于靶刺激将出现的位置，其RT较

无提示条件的RT减少 (警觉作用 )。警觉网络效率

越高，警觉网络效率值越大。(2)定向网络效率=中
心提示条件的RT-空间提示条件的RT(排除方向

不一致靶刺激数据，只计算单个靶和方向一致靶

刺激的数据 )。有效空间提示条件可以提供空间定

位的信息。定向功能越好，定向网络效率值越大。 
(3)执行控制网络效率=方向不一致靶刺激条件的

RT-方向一致靶刺激条件的RT(计算所有提示条件

刺激时的RT)。当靶箭头与其两侧的箭头方向不一

致时，需执行控制网络解决这种冲突，反应时间较靶

箭头与其两侧的箭头方向一致延长。执行控制效率

越好，执行控制网络效率值越小。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处

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

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人群的ANT指标比较 见表1。高手机依

赖组执行控制网络时间较低手机依赖组明显延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63，P=0.022)。两组被试者

在警觉、定向网络效率、平均RT和正确率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2 MPAI与ANT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MPAI与执行

功能网络效率呈正相关 (r=0.463，P＜0.001)，与警觉

网络效率 (r=0.144，P=0.299)、定向网络效率 (r=0.013，
P=0.925)均无相关。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注意网络范式，比不同手机依赖程

度者注意网络效率的差异，结果表明：(1)高手机依

赖者的执行网络时间较低手机依赖者延长，提示高

手机依赖者执行控制网络效率下降，而两组在警觉、

定向效率上未见明显差异。(2)MPAI得分与执行网络

效率有显著的相关性，与警觉、定向网络无明显相关。

执行控制能力是人脑处理并解决冲突信息的能

力。注意网络范式主要通过比较靶箭头与其两侧箭

头方向一致与不一致的RT差异，评价受试者的执行

表1 手机成瘾组和正常对照组注意网络指标的比较（x±s）

组别 人数 警觉（ms） 定向（ms） 执行控制（ms） 平均 RT（ms） 正确率（%）

高手机依赖组 27 46.05±16.39 53.38±14.26 102.96±19.15 676.20±97.46 96.14±1.07

低手机依赖组 27 43.51±14.56 53.47±13.25 89.85±21.57 665.40±94.04 96.19±1.13

t 值 0.600 -0.025 2.363 0.414 -0.172

P 值 0.551 0.980 0.022 0.680 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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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能力［9］。本研究结果提示，高手机依赖者执行

较低手机依赖者的控制功能力下降，这与以往研究

结果一致。汪海彬等［6］通过停止信号范式研究发

现，高手机依赖大学生的抑制控制能力较低手机依

赖大学生差。研究表明，网络成瘾者也存在执行控

制功能的缺陷。网络成瘾者在完成汉诺塔测验及威

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时，执行功能较非成瘾者差［17］。 
Little等［18］研究发现，过度网络游戏者在完成Go/
No-go任务时，其错误监控能力明显低于正常对照。

网络成瘾者在表象扫描中的RT和错误率均高于正

常对照［19］。Cao等［20］研究显示，网络成瘾者反应

抑制失败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网络成瘾者在完成

Stroop测验时，当色词不一致的情况下，其反应错误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21］，RT也明显延长［22］，均提示其

执行控制能力下降。

本研究还发现，对手机依赖严重程度与执行网

络效率具有相关性，说明对手机越过度依赖，越影响

其执行控制能力。高手机依赖者执行控制能力下降，

干扰其解决冲突、错误探测等的认知过程，可能影响

日常工作和学习。本研究未发现高手机依赖者在警

觉、定向功能上与低手机依赖者存在差异，MPAI得
分与警觉、定向无明显相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采用ANT发现高手机依

赖者较低手机依赖者执行控制能力下降，且下降程

度与手机依赖程度相关，而其警觉、定向功能相对完

好。手机成瘾是继网络成瘾之后，出现的新的社会

问题。对手机成瘾者认知功能的研究，是今后的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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